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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的
现状与未来

贺  鹏    陈  军    乔格侠*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随着全球环境变化、人类生产活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加剧，人类将面临对生物多样性认知、保护与

可持续利用以及国门生物安全等领域的重大需求。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包括隶属于中国科学院

18 个科研机构的 19 家生物标本馆（博物馆），是我国动物、植物、菌物及化石等标本保藏、研究和科学教

育的主要实体场馆，是2个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和国家植物标本资源库的牵

头单位。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标本藏量、管理和利用代表着我国战略生物资源的整体水平，在

国家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国门生物安全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与保障

作用。基于对其整体现状的全面分析，文章阐述了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的基本定位、组成与布

局特点，馆藏标本的规模、组成与特色，以及与发达国家标本收藏机构的对比；系统概述了依托标本馆在战

略生物资源收集与保藏、经典分类研究、志书和图谱编撰、标本信息数字化、科学普及等领域取得的科研成

果，并阐述了对前沿科学研究、国家重大需求以及国民经济主战场的支撑作用。同时，全面分析了生物标本

资源收集、保藏、研究与可持续利用、信息数据共享等面临的关键问题，以及制约生物标本馆（博物馆）运

行与发展的“瓶颈”问题，提出了建设国家生物标本馆的具体思路，展望了生物标本资源收集的未来格局，

以及生物标本馆（博物馆）运行模式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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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标本是自然界各种生物最真实、最直接的表现

形式和实物记录。生物标本在许多领域都为社会带来利

益，包括生物安全、药物研发、公共卫生和安全、环境

变化监测以及传统分类学和系统学研究等 [1]。生物标本

馆（博物馆）则是长久妥善保存这些记录的场馆，其建

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让生物标本的收藏不断扩大、保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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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断延长，从而为科研提供多种多样的研究材料，为

社会大众展示千姿百态的自然生命，为国民经济建设和

国家生物安全提供资源保障。

我国生物标本馆（博物馆）始于 19 世纪外国传

教士的建设，我国自己的生物标本馆（博物馆）事

业则起步于 20 世纪 30 年代，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随

着生命科学研究的发展得到壮大。截至 2016 年，我

国已有 300 余家各类生物标本馆（博物馆），收藏量

近 3 500 万号/份，其中中国科学院系统的 19 个生物标

本馆（博物馆）的馆藏量约占我国的一半[2]。本文在

总结近 5 年（2014—2018 年）来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

馆（博物馆）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目前面临的问题

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的建设与发展进行了展望，提

出相应建议。

1 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现状

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是国家动物、

植物、菌物、化石等标本保藏、研究和科学教育的重

要实体，是全国生物标本集中保藏的最主要场所，在

国家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自 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以来，中国科学院

生物标本馆（博物馆）一直担负着我国战略生物资源

的收集、整理、保藏、研究与可持续利用的国家与历

史使命，代表着国家战略生物资源的整体水平，致力

于研究生物多样性、揭示生物进化规律，为国民经济

可持续发展服务。

1.1 基本定位、组成与布局
2008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

馆（博物馆）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会”），

主要任务是在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领导下，协

助调查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的工作状

况，提出改革、发展和建设的意见与建议，编制中长

期发展战略规划报告，并进行检查评估；促进中国科

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之间的科技协作、学术交

流和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促进与国内外其他生物标

本馆（博物馆）之间的合作，组织和参与与生物标本

馆（博物馆）工作有关的学术活动，促进中国科学院

生物标本馆（博物馆）的对外宣传与交流。

目前，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包括

了由 18 个研究所作为依托单位的 19 家标本馆（博物

馆）（图 1），分布于全国 12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图 2）；收集保藏的生物标本资源涵盖了动物、植

物、菌物、古生物等，拥有我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生物标

本馆（博物馆），以及一系列我国最大、最有特色的专

类标本馆；是我国最大、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生物

标本资源保藏体系与数字化数据网络，也是生物标本资

源整合与共享利用的平台；其收藏生物标本的采集地基

本覆盖全国所有地区和生境类型（包括海域）。

1.2 馆藏标本的规模、组成与特色
截至 2018 年 10 月，中国科学院标本馆（博物馆）

共保藏各类生物标本共计 2 038.5 万号/份（表 1），其

图 1     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工作委员会组织结
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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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定名标本占一半以上，达 1 146.1 万号/份；模式

标本 33.9 万号/份；近一半标本完成了数字化工作。部

分场馆收藏范围遍及全国，其他则以所在地区为主，

辐射周围区域。从收藏类群来看，其中 4 个以动物为

主，如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6 个

以植物为主，如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1 个

以微生物为主，如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菌物标本

馆；3 个以水生生物为主，如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

究所水生生物博物馆；2 个以化石为主，如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馆；另外 3 个是地

方性综合场馆，如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

藏高原生物标本馆（表 2）。

1.3 与发达国家标本收藏机构的对比
目前，世界一流的生物标本收藏机构有  10  余

家，均位于欧美发达国家。美国的史密森学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成立于  1846 年，拥

有 16 家博物馆，保藏着许多珍贵标本，其馆藏总量已

达到惊人的 1.45亿号，是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体系，同

时也是美国公共教育、国民服务以及艺术、科学和历

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心。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原为 1753 年创建的不列颠博物馆的

一部分，目前馆藏量超过 8 000 万号，是欧洲最大的

图 2     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各成员单位分布

表 1    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资源收集保藏现状

内容 数量（万号/份）

总体保藏现状

现有馆藏标本数 2 038.5

现有定名标本数 1 146.1

现有模式标本数 33.9

已录入标本数字化信息数 971.6

各类群保藏状况

动物标本 1 201.4

植物标本 738.3

菌物标本 56.4

化石标本 42.3



1362  2019 年 . 第 34 卷 . 第 12 期

专题：战略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自然历史博物馆。其他世界著名博物馆，如美国自然

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美国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美国加州科学院金博尔自然历史博物馆

（Kimball Natural History Museum）、法国国家自然历

史博物馆（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德

国自然历史博物馆（Museum für Naturkunde）等，馆

藏量也在 3 000 万号以上。

这些 3 000 万号以上级别的收藏机构大多历史悠

久，标本藏量多，代表性广，各有特色；拥有一批

著名的分类学家和稳定的科研队伍，便于长期从事分

类学研究；出版了大量覆盖全球的专科、专属分类学

和系统学专著，大多有自己发行的正式学术刊物，并

已在世界范围产生极大影响；同时有一支稳定的高水

平技术管理队伍，有固定的、较为充裕的研究和运行

经费；保持与国内外有关机构进行标本交换，并经常

有目的地组织队伍进行标本采集；标本管理的科学性

强，已建立起相应的标本数据库，尤其大都对模式标

本建立了信息数据库。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

表 2     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各成员单位及标本收藏现状

序号 名称 隶属研究所 收藏类群 主要收藏范围
现有馆藏
（万号/份）

1 国家动物博物馆 动物研究所 动物 全国 822.7

2 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植物研究所 植物 全国 280.0

3 昆明动物博物馆 昆明动物研究所 动物 西南 88.6

4 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昆明植物研究所 植物 西南 150.0

5 海洋生物标本馆 海洋研究所 海洋动植物 东部海域 84.4

6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馆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化石 全国 23.1

7 微生物研究所菌物标本馆 微生物研究所 菌物 全国 53.2

8 华南植物园标本馆 华南植物园 植物 华南 110.0

9 上海昆虫博物馆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动物（主要为昆虫） 华东 123.0

10 成都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 成都生物研究所 动物（主要为两栖爬行） 全国 11.6

11 成都生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 成都生物研究所 植物 西南 35.0

12
南京古生物博物馆、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标本馆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化石 全国 19.1

13 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动植物 青藏高原 54.5

14 水生生物博物馆 水生生物研究所 水生动植物 全国 40.0

15 南海海洋生物标本馆 南海海洋生物研究所 海洋动物 南部海域 22.2

16 武汉植物园标本馆 武汉植物园 植物 华中 27.8

17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东北生物标本馆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动物（主要为水生甲虫）、
植物、菌物

东北 61.3

18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标本馆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动植物 新疆 10.0

19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标本馆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植物 西南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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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在标本收藏、管理及可持续利用方面还有差距。

工委会成立前，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标

本量、物种数和代表性仍有许多空白，分类研究力量

薄弱，还不能全面反映我国的战略生物资源的实况和

优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为解决重大科研问题等提

供技术支撑方面的作用仍然没有充分发挥，相关科普

工作需要加强，现代化管理水平也有待提高。工委会

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建设事业

奋起直追，经过 10 年的发展，已有了明显的进步。馆

藏量达到百万级别的标本馆（博物馆）已有 5 个，其

中国家动物博物馆馆藏量已达 800 万号/份以上，是亚

洲最大的生物标本馆（博物馆）。

1.4 取得的成果
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的工作主要包

括 3 方面：① 以标本为中心的收藏、整理、鉴定、

数字化及管理技术研发等战略生物资源收集和保藏工

作；② 依托馆藏标本，在支撑科学研究、服务国家战

略计划、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支撑专业人才培养和服

务社会需求方面的工作，如经典分类研究与生物物种

资源研究等；③ 科学普及工作。

1.4.1 战略生物资源收集与保藏

战略生物资源的收集与保藏是生物标本馆（博

物馆）的重要职能之一。近 5 年来，配合国家重大研

究计划，各馆开展针对性考察和采集，共组织国内

外考察 1 100 余次，采集标本 261.8 万号/份，整理制

作 163.2 万号/份。国内考察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研

究热点地区和以往考察薄弱的地区，如青藏高原、西

南山地等。各馆也根据自身定位和特色进行采集。例

如，东北生物标本馆对东北地区动、植物的采集，海

洋生物标本馆和南海海洋生物标本馆对我国近海及其

他海域的考察和采集等（图 3）。国外联合资源考察

则主要集中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包括中

亚、东南亚、非洲、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等地。

通过不断地考察和采集各馆积累了大量标本。各

馆馆藏量稳步增加，标本总量从 2013 年底的 1 774.0 万

号/份持续、平稳地增加到 2018 年的 2 038.5 万号/份，

增长率达 14.9%（表 3）。同时，定名标本和标本数字

化量也稳步增长，定名标本增长了近 10%，目前已占

馆藏标本的 56%，数字化标本占 48%（表 4）。

1.4.2 经典分类研究

在分类学逐渐衰落、研究力量极度萎缩的情况

下，各馆坚持不懈、克服困难，通过聘请退休老专

家或邀请其他单位从事相关类群的研究者前来鉴定

标本等各种方式，不断推进分类研究。近  5 年来，

图 3     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国内主要考察和采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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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标本共计 102 万余号/份，从而使得馆藏定名标

本量有了显著提升，标本鉴定率也能够维持在相对

合理的水平。馆藏模式标本种类增加了  6 647 种，

达到 56 240 种；模式标本量也增加了 3.5 万号/份，

接近 40 万号/份。此外，还支撑了 5 000 余篇论文和

近 200 部专著的发表，22 项专利的申请，以及 3 项行

业标准的制定。

1.4.3 生物物种资源研究

标本馆对我国生物物种资源研究也发挥了重要支

撑作用。生物标本馆是我国摸清生物资源家底、有

效保护和利用生物资源，以及防止有害生物入侵的

坚强后盾。近年来，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

馆）在《中国动物志》、Flora of China、《中国孢子

植物志》、《泛喜马拉雅植物志》、《中国药用植物

志》、《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等重要志书出

版的过程中承担了大量工作，保障了重大计划的顺利

执行和志书的完成。例如，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

本馆主持了由 15 国参与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泛喜

马拉雅地区综合考察和植物志编研”，现已出版 4 本

《泛喜马拉雅植物志》。该项目集中体现了传统方法

与生物学的最新发展和手段的紧密结合——大规模野

外调查、形态性状和 DNA 分析等[3]。

1.4.4 科学普及

通过科普活动来宣传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以

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是标本馆（博物馆）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近 5 年来，各馆共举办 1 500 余场各类科

普活动，有条件的标本馆（博物馆）还常年对外开

放，受众达 365 万余人次（表 5）；并提供社会咨询服

务 1.3 万余人次，各馆网站访问量总计达 4 780 万次。

各馆举办的活动丰富多样，异彩纷呈，形成了

常态化科普宣传、规模化科普活动、品牌化科普产

品和系列化科普成果。此外，还发表科普著作 70 余

部、科普文章 500 余篇，支持拍摄科普纪录片、宣传

片 8 部，以及发表野外考察实录 500 余篇等。这些成

果将整个学科知识成体系地呈现出来，有效地提升了

公众的科学素养。部分科研工作也得到了社会的关注

和报道。由于工作出色，各馆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

认可，有的还获得了国家级或地方级各类“科普教育

基地”等称号，以及各种集体或个人的奖励。

1.5 发挥支撑作用

标本馆（博物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重大研究

计划和国门生物安全，对于科研工作发挥了巨大的支

撑作用。“十三五”以来各馆主持或者支撑的院内外

项目共计 491 项，经费达 5.76 亿元人民币（表 6）。

（1）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各馆积极组织资源考

察和采集，为国家积累了大量战略生物资源。例如，

表 3    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近 6 年标本总量及
各类群标本量（单位：万号/份）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植物 683.3 691.4 700.7 705.7 718.4 738.3

动物 999.7 1 040.1 1 081.1 1 126.7 1 169.7 1 201.4

菌物 51.3 52.2 54.2 54.9 55.8 56.4

化石 39.7 40.4 40.8 41.6 42.0 42.3

总量 1 774.0 1 824.0 1 876.8 1 928.9 1 985.9 2 038.5

表 4    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近 5 年定名标本及
数字化标本量（单位：万号/份）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定名标本量 1 058.5 1 068.7 1 070.9 1 107.6 1 146.1

数字化标本量 876.8 876.4 906.4 946.4 971.6

表 5    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科普服务情况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总计

参观人数（万人） 80.7 56.7 76.2 76.6 75.4 365.6

科普活动（场次） 242 256 286 484 314 1 582

科普著作（部） 19 17 13 13 10 72

科普文章（篇） 77 47 83 104 211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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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动物博物馆对中亚及东北亚“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行的考察，不但进行了动物资源联合考察，还推

动了各国青年人才的培养与专业技术培训及一系列重

大合作项目的联合申报，因此被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

局推荐参加“一带一路”倡议实施 5 周年成果展示，

并被《中国科学院院刊》报道。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

园标本馆、昆明动物博物馆、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等依托“中-非联合研究中心”和“东南亚生物多样性

中心”，先后赴非洲和中南半岛各国开展生物资源联

合考察，丰富了我国对这些地区的标本收藏，支撑了

《肯尼亚植物志》《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等相关志书

的编研。

（2）在服务国家重大研究计划方面，各馆积极

参与并执行，为科学研究和国家生物资源库的建设

提供有力支撑。例如，海洋生物标本馆为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以及其他相关院所承担的涉及海洋生物的

项目提供了标本采集、保藏及生物多样性和分类学研

究的支撑，并作为主要单位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

先导科技专项（A 类和 B 类）、科学技术部基础工作

专项、科学技术部基础调查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及其他部委或地方委托的 200 余个科研项目，收集

了大量海洋生物标本，并建立了目前国内最大的深海

生物标本库。同时，其他各标本馆服务中国科学院战

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 类）“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

和科学技术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近 10 项，参与建

设 DNA 条形码凭证标本库和 DNA 材料库，为国家

积累了大量重要生物 DNA 材料。此外，中国科学院

近 10 个标本馆（博物馆）参加了重大科研计划——第

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其中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标本馆还主持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

专项（A 类）“美丽中国生态文明科技工程”中一个

项目；各标本馆（博物馆）凭借所保藏历史标本的资

源优势和人才优势，未来将为“美丽中国”和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大量服务，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3）在服务国门生物安全方面，各馆为保障国

门生物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标本馆（博物

馆）共主持 2 项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面向

我国出入境口岸动植物检疫工作的技术服务体系构

建”和“国门入侵生物预防与控制技术”，构建了5

个动植物检验检疫实体库和 3 个信息资源库，搭建了

面向口岸对接的服务平台、国门生物安全动态响应平

台和重要检疫及入侵物种快速鉴定平台。由于服务工

作业绩突出且宣传成效显著，该成果已入选“率先行

动，砥砺奋进——‘十八大’以来中国科学院创新成

果展”。

2 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面临的
问题

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自建立以来，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几代分类学家的努力，无论是规

表 6    “十三五”以来主持或者支撑的院内外项目情况

项目来源 科学技术部 国家基金委 中国科学院 其他 总计

项目类型
基础工作专项、基础
条件平台、重点研发
计划等

重点应急项目、重大项目、“杰
青”、“优青”、面上项目、青年
项目、地区合作项目等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

类和B类）、重点部署项
目、人次项目等

所级项目、地方委
托、横向、自主部署
项目等

项目数量（项） 90 146 130 125 491

总经费
（万元人民币）

24 511.75 13 056.6 13 129.68 6 928.41 57 6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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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馆藏量还是保藏条件，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为国

家在生物资源保藏、科研支撑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

了巨大贡献；但与发达国家国际一流标本馆（博物

馆）相比还有很多不足，与国家高速发展的科技需求

之间也存在较大差距，在发展方面还面临一些问题。

2.1 关键问题
从总体上来看，目前我国生物标本收藏存在机构

和资源保存分散、重要资源重复收集、信息碎片化、

存量资源整理缓慢、资源藏量增加缺乏宏观布局和针

对性、缺乏资源分类鉴定人才、标本数字化工作没有

统筹安排、共享仍然存在障碍、服务存在随意性和主

动性等问题；同时，统一的行业标准和规范有待广

泛推广与实施。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限制了

生物标本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也严重影响了

中国从国家水平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资源优势与科研实

力。

具体来讲，有 6 个方面。① 发展定位方面。部分

标本馆（博物馆）的定位与目标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和

聚焦，需要更加体现出标本馆（博物馆）发展以科研

活动作为依托，特色研究所的标本馆（博物馆）建设

尚待加强。② 资源收集方面。虽然在采集方法和技术

方面不断涌现新技术、新工具，但随着人类对生态环

境的愈加重视和对生物资源保护力度的加大，生物标

本采集都将越来越受到限制，馆藏量的增加会受到一

定的影响。③ 保藏及管理方面。由于标本制作专业

人员的缺失，且难以用机器代替，标本制作成本越来

越高，标本制作的速度远低于馆藏增加速度，造成标

本积压、无法共享。④ 研究利用方面。在标本借阅

服务过程中需要在确保标本安全的前提下满足科研人

员需求，因而服务过程存在某些必不可少的环节（如

申请许可、等待通过、提交报告等），其花费的时间

和资源成本可能降低了生物标本的利用效率[4]。另一

方面，对体量较小的标本馆来说，标本覆盖的地域有

限 [5]，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标本利用率更低。⑤ 信息

共享方面。资源挖掘与针对性服务有待加强，资源与

信息共享水平也有待提升。⑥ 经费支持方面。标本馆

（博物馆）的发展需要得到研究所的支持和稳定的运

行经费支持。

2.2 “瓶颈”问题
综上所述，制约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

馆）运行与发展的主要瓶颈，一方面是经费和人才问

题。有了充足的经费，可以极大地加强硬件方面的

建设，增加标本保藏量和代表性，加快数字化标本馆

（博物馆）建设，提高标本信息化水平。在此基础

上，可以发展和稳定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和技术管

理队伍。经费和人才这两者相辅相成。另一方面，目

前中国科学院院内各标本馆（博物馆）各自为战的独

立管理体制，分散化的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形势要求，也很大限度地制约了中国科学院

生物标本馆（博物馆）的发展。

3 未来展望与建议

对于上述问题，急需对生物标本资源在国家层面

进行整合，成立国家生物标本馆，并让其进入中国科

学院的创新体系，纳入统一的管理体制。

3.1 国家生物标本馆的建设
2018 年 9 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

博物馆组织中国科学院院内  7 家研究所标本馆和院

外 6 家高校标本馆联合申报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

台“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同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标本馆也组织全国 16 家植物标本馆联合申报“国

家植物标本资源库”。2019 年 6 月 5 日，“国家动物

标本资源库”和“国家植物标本资源库”均顺利获得

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批准。

两个国家平台旨在通过整合我国动植物标本资

源，依据相关标准、规范开展动植物标本的收集、整

理、制作、保藏、研究等工作，对标本进行数字化建

设，以此推进我国生物标本资源保藏、管理、建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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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同时，以实物资源、数字化资源和科研资源为依

托，通过实体馆、门户网站等途径面向社会进行资源

共享，实现生物标本资源在科学研究、国家建设和科

学普及等方面的服务功能。

国家平台的建立，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大尺度的

研究非常有利，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大型标

本馆（馆藏量大于 100 万号）才能提供全世界不同地

域、不同时期收集的标本，并从生物地理和全球气候

变化入手，结合新一代基因测序技术，对标本的研究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提供前所未有的时空视角[5-8]，从而

揭示更多自然奥秘，并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参考。

国家平台建立之后，在专项资金的支持下，预期

未来各馆在运行管理、资源收集与保藏、科研支撑与

社会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科普活动普惠社会大众等

方面也会有较大的提升。

3.2 生物标本资源收集的未来格局
生物标本馆（博物馆）自其诞生以来就是基础生

命科学发展的主要贡献者，不断收集和积累标本资源

是其使命之一。生物标本，以及与其相关的分类学和

系统学研究，也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目前，在

国家战略合作的前提下，各馆正在稳步推进科研交流

与合作，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开展生物资源合作研究；

未来，中国科学院生物标本馆（博物馆）将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组织系统的生

物资源考察和合作，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一带一

路”标本馆联盟的可行性，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作出更多贡献。此外，还将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服

务国门生物安全及科技基础资源调查等国家重大专项

中进一步积累标本资源。

然而随着各国对生物资源的重视和保护，以及生

物分类热潮的退去，未来将不再可能有大规模的标本

采集活动。取而代之的是已有标本馆（博物馆）之间

的交流与融合，资源共享和深入挖掘利用将是未来标

本馆（博物馆）发展的趋势之一。如何发挥已有标本

资源的价值，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这种形

势下，拥有生物标本的机构应该以“了解地球生命”

为使命，这将有助于在日益重视生态环境的背景下增

加对生物标本的使用，从而使社会对这些标本、相关

研究以及标本所在机构的赞赏、鼓励和支持也随之增

加 [5]。

在一个生物多样性信息比以往需求更大的时代，

全世界生物标本馆（博物馆）保存的数亿份植物、菌

物和动物标本正是提供这样的信息、数据和知识的源

泉，能够揭示其他数据来源无法观察到的模式，有着

改变全球变化生物学领域的巨大潜在价值[7-12]。生物标

本作为生物多样性信息的重要载体，已被越来越多的

国家和机构重视，各国正积极开展生物标本数字化工

作[13]。我国也已从 2003 年开始，在科学技术部国家科

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的支持下，对生物标本开展了大

规模的数字化建设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4,15]。在

国家标本资源库建立之后，未来将进一步推动数字化

工作，向全面建设地球生命数据保藏中心迈进，从而

为国家、科研和社会发挥更有力的支撑作用。

3.3 生物标本馆（博物馆）运行模式的发展趋势
为配合国家标本生物资源平台建设，生物标本馆

（博物馆）运行模式也将发生变化。平台将采取“平

等、互利、成果共享”原则，以分别建设、集中共享

的方式进行资源共建、共享。依托单位与共建单位组

成网络状结构，依托单位全面负责平台运行，制定建

设发展规划、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负责信息汇交、

审核、发布以及门户网站管理建设，对共建单位进行

工作考核，负责在线服务系统建设和运行，组织开展

资源共享服务，实施平台经费使用。共建单位遵守平

台管理规章制度，接受工作考核和绩效评价，根据建

设规范和标准开展各项工作，提供资源共享服务。平

台实物标本资源归各单位所有和保藏，而信息数据则

均须汇交平台管理使用，其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共建单

位和平台共有。根据平台运行与管理需求，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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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进行相应调整。特别是要设立数据分析挖掘人员

和共享服务人员，以极大地促进标本资源的利用与共

享。

未来“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和“国家植物标本

资源库”的建设将充分展示资源大国的优势和科学发

展的实力，推动生物多样性的认知与长期监测，支撑

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创新，促进生物标本资源面向社会

开放共享，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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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impact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on biodiversity, human beings will face 

significant needs in the areas of biodiversity awareness,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and national biosafety. The Biological 

Collectio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include the Biological Collections/Museums belonging to 18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of CAS. It is the main place for preservation, research, and scientific education of animal, plant, fungus, and fossil 

specimens in China. Among them, there are two institutes who are leading the National Animal Collection and the National Herbarium, 

respectively, which are listed into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of China. The collection reserve,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pecimens in the Biological Collections of CAS represent the overall level of strategic biological resources in China. 

It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national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and ensuring role in national biological safety.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its overall status, the basic orientation, 

composition and layou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iological Collections of CAS, the scale,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ecimen 

collection, and comparison with those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ere expounded in the present paper. The authors also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achievements of CAS relied on Biological Collections in the fields of strategic biological resources 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 classical taxonomic research, Fauna and Flora compilation, specimen information digitizati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so on, and expounded their supporting role in frontier scientific research, major national needs, and national economy. In addition, the 

key problems about collecting, preserving, researching, and sustainable utilizing biological specimen resources, information and data 

sharing, as well as the “bottleneck” problems restricting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iological Collections were analyzed, and 

a specific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Biological Collection, the outlook of the plan for collecting biological specimens 

resources and operation mode of Biological Collections in the future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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